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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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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西文化是发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一特定区域的民族文化。湘西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表现出了积

极反思与主动建构相结合的语言文化自觉，地域特色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行为文化自觉以及古朴自然与现代时尚相统

一的娱乐文化自觉。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一是主体自省，二是大胆创新，三是客观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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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１９９７年提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新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生
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

势”［１］。笔者认为，“文化自觉”很早就存在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并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

量，不断地推动着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推动湘西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笔者拟在本文中以文化自觉的视

域研究湘西文化，并在研究湘西文化自觉事象的基础上，探讨出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

１　湘西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
本文论述的湘西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南省西北部，西接贵州铜仁和重庆红安，北连湖

北恩施，“是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云贵高原文化的交会地”［２］２６７。

湘西文化是发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一特定地区的民族文化。它既是区域性文化，又是民

族性文化。按区域性文化来说，如今的“湘西”专指湖南省西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保靖、永

顺、花垣、龙山、凤凰、古丈、泸溪、吉首等 ７县１市［３］１８。湘西文化具有鲜明的本土独特性，“是湘西本土

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并按照其自身的基本规律所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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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就民族性文化而言，湘西文化带有强烈的少数民族色彩，“是湘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统称，它包

括湘西各民族人民的各种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即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其思维

方式等。”［５］这是一种广义的湘西文化，从精神到物质、从行为到制度、从生产到生活，包罗万象，无所不

及。而本文要探讨的是狭义的湘西文化，主要指湘西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历史实践中所创造形

成的语言、信仰、艺术、道德、制度、风俗、习惯等。

“湘西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民族文化，因民族迁徙、地理环境、历史变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

仅内容十分繁复，而且特点极其鲜明。

１．１　强烈的民族意识
湘西文化是湘西自治州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它深深地植根于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之中，与各民族的发

展相伴相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首先表现在语言文化载体上。如，汉语言文

化中的“天”和“天上”，土家族语言称作“麦”和“麦嘎”；汉语言文化中的“读书”和“写字”，苗族语言称

作“念牍”和“顺图”。不可否认，湘西文化发展至今，受汉语言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融入了其它文化

的东西，且在书面表达上大都使用汉语，但湘西各族人民在本民族的日常交往中仍然使用本民族自己的

语言。其次表现在它的宗教信仰内涵中。湘西文化在宗教信仰方面，虽然不乏道教、佛教等一些宗法教

派的影响，存有尊道信佛的思想，但更主要的却是对自然图腾和祖先鬼魂的崇拜，信鬼信神。再次表现

在它的节庆文化里。除了一些与汉民族相同的节日外，主要的节日还有“过赶年”、“舍巴节”、“四月

八”、“跳香”等，这些节庆虽源于生产时令，但目的是祭祖和拜神，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１．２　浓重的巫风色彩
“作为楚文化活化石的湘西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宗教和自然宗教的

文化遗留，巫风尤盛，是一种至今仍然能感触到的附魅文化。”［６］“湘西民间，巫风极盛。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驱逐病魔，纳财求福，无不施以巫术，人们的审美意识中，也充满了神秘色彩。”［７］研究湘西文

化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其中有一种长久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崇神信鬼的传统，具有浓重的巫风色彩。

湘西文化巫风色彩的形成是因为湘西土家族、苗族的祖先们对自然现象的错误认识。湘西的先民们错

误地认为自然界是不可抗拒的，他们夸大自然界的作用，祈求“八部大王（神）”、“盘瓠”等神灵的庇护，

期望神灵帮助人们消灾解难。湘西文化中的巫风色彩主要由巫师继承和传播。在湘西，土家族称巫师

为“梯玛”（又称“土老司”），苗族称巫师为“巴代”。“梯玛”（或者“巴代”）“是奔走于人神之间的使者，

既负责向神灵传达人们的愿望和祷告，也负责向人们传达神谕，预测吉凶”［８］１３２。巫师在主持婚丧嫁娶

和节庆活动中负责祭祀神灵，驱逐鬼邪，帮人们还愿和许愿。在湘西流传广泛的“赶尸”，就是巫师以

“辰州符”咒使死人尸体起立行走，从外地回到故乡。湘西文化浓重的巫风色彩主要表现在节庆的祭祀

娱乐活动上和奇异的生产生活习俗中［９］。

１．３　顽强的进取精神
毋庸讳言，湘西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有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但却不乏顽强的

进取精神。或许是湘西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水平造就了湘西各民族人民的刚毅勇敢，过

去的湘西人无论春夏秋冬，总是脚穿一双草鞋坚强地向前走着，表现出的是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如

今，湘西人的语言中，似乎找不到一个“怕”字。认知中只有“可为”，没有“不敢为”。湘西文化里很少

有“悲”和“痛”，“死人”这样的悲痛事情，在湘西文化里有时也是一种喜事。湘西文化里的“喜事”分为

红、白两种，年轻人结婚是红喜事，老年人辞世是白喜事。湘西的丧葬文化里，虽然也有悲恸的眼泪，但

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欢乐“歌丧（跳丧）”。湘西文化也“视死如生，视亡如存”，而且相信人有魂魄，认

为人死魂犹在，死了也要继续奋斗，庇护子孙。生要报答父母，死要保佑后人。湘西人这种朴素的生死

观充分地体现了湘西文化的顽强进取精神。

２　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事象
湘西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质古朴，令人心驰神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湘西文化有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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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党的民族政策，更重要的是湘西文化的文化自

觉。湘西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充分体现了文化自觉，且表现出大量的文化自觉事象。

２．１　积极反思与主动建构相结合的语言文化自觉
语言不仅是人类的文化现象，而且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湘西文化是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要内容

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湘西文化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并被世人所重视，其根本原因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语

言这一主要而又特殊的语言文化载体。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之所以特殊，一方面是因为湘西土家族语

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独特的语言支系，在语音、语序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语言特征［１０］２０８。土家族语

言重视自然，且认为自然的主要代表是“天”，“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范围内

发生、发展和消亡。另一方面是因为湘西苗族语言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民族语言。据语言学者调查研究，

苗语分为三大方言，湘西苗族语言属于东方方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族支苗语［１１］７９。湘西苗族本不

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湘西苗族的语言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传说时代［１２］５６。湘西土家

族、苗族语言文化虽然特殊，但也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积极反思”和“主动构建”的文

化自觉。其表现一是无论是湘西的土家族或苗族都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使用大众化的汉语言或彼此都能

听懂的语言，本民族语言只在本民族的交往中使用。二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文化在对外界事物的认

知中自觉地融进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在高科技、全球化的今天，湘西土家族、苗族在表述认知

外界事物的语言中，如对“电灯”、“电影”、“电视”这些现代事物的表述，除了比汉语语音重的不同外，

几乎是直接音译。三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文化中的部分词汇与汉语言文化的部分词汇有联系，可以

互为解释。如汉语的“语言、话”，苗语称作“读”；汉语的“探望、拜访”，苗语称作“顾”。四是湘西土家

族、苗族的现代青年通过学习，不仅能熟练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而且大都掌握了汉语言文化等多种

语言文化，与外界的交往更加顺畅，语言表达更为准确。五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在本民族聚居地区的本

民族交往中，一些青年人开始追求直白明了，直接使用汉语言文化进行交往。这些出现在湘西土家族、

苗族语言文化中的发展与进步的文化事象，无不表现出湘西土家族、苗族语言文化的文化自觉———积极

反思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局限性，主动融进其他民族语言文化，以推动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构建新的

湘西文化。

２．２　地域特色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行为文化自觉
行为文化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作为个人行为的一种延伸，以社

会风俗的形态予以呈现，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湘西文化中以民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文化，如生产

生活习俗、婚丧嫁娶习俗等等，是极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至于湘西的地域特色，一首民谣说：“养

女莫嫁高楼坡，半夜起来挖岩坷；走的全是羊肠道，用水全靠天上落。”由于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产

文化技术的落后，湘西土家族、苗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习俗。他们生产上“砍火畲”

（种地方式）、“赶仗”（狩猎方式）、“扳罾”（捕鱼方式），既原始，又粗放；生活上住吊脚楼、穿小袖满襟

衣、包头帕、戴银饰、腌腊肉、打糍粑，追求的只是自给自足的温饱。湘西各族人民的“抹黑”“歌丧”等婚

丧嫁娶习俗更为奇特。这些行为文化从产生、形成到发展，带有鲜明的湘西地域和民族特色，虽然在长

时间的传承中少有变化，但也表现出了追求文明进步，不断适应新环境，行为日益现代科学化的文化自

觉。譬如生产方式由原始的刀耕火种，到清雍正年间开始犁耕，直至现在的科学种田；生活方式中，住所

先由岩洞到茅棚，再由吊脚楼到砖瓦房，穿戴的布料由自织的“家机布”到现代的各种面料，穿戴的样式

由小袖满襟衣到现代的各式休闲服，吃的由以酸、辣、野菜为主到南北各色风味食品混搭；婚嫁方面，由

测字算命推“八卦”到追求志同道合和顺其自然，仪式也由冗繁到简单，少了许多迷信的东西。由此可

见，湘西文化中最富特色的行为文化在坚持自己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文

明，表现出了行为文化自觉。

２．３　古朴自然与现代时尚相统一的娱乐文化自觉
湘西文化精神独特，充满神秘色彩。而湘西文化的神秘，则主要体现在它的娱乐文化上。就湘西娱

乐文化的功能特点而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娱自乐的娱乐文化，如吹木叶、唱山歌等。湘西人民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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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信手摘下一片树叶含在嘴里，便可吹出悠扬婉转的歌声。湘西人民爱唱山歌，湘西的山歌漫山遍

野。另一种是节庆娱乐的娱乐文化，如摆手舞、跳香等。在这两种娱乐文化中，后者集中地反映了湘西

文化的文化自觉。由于认知的原因，湘西人民不仅认为“天”的力量不可战胜，而且信鬼敬神。所以，每

逢节日，他们或唱歌，或跳舞，用歌舞祭祀祖先神灵，祈求上天保佑、神灵庇护。这些活动，不仅做到了敬

神，还能娱人，并给节日增添了欢娱的氛围。千百年来的传承，既形成了古朴自然的湘西节庆娱乐文化，

也使湘西节庆娱乐文化罩上了“附魅”和“巫风”的神秘色彩。尽管湘西节庆娱乐文化古朴中显露出落

后、自然中表现出拘泥，有着“附魅”和“巫风”的成分，但也不乏去掉自身糟粕，学习先进文化，向现代时

尚迈进的文化自觉。譬如“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一些传统的节日，过去只是湘西土家族、苗

族人民自己过，如今却是以其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民俗而作为旅游活动来举办，既向世人推介湘西的民

族文化，又以此招引游客，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１３］２３；“摆手”、“椎牛”、“跳香”等一些活动，过去是为了

祭祀祖先神灵，开场时先要举行敬祖先神灵的仪式，如今是在旅游开发活动中作为一种民族舞蹈艺术来

表演，供游人欣赏；上刀梯、下油锅、踩铁犁等极具“巫风”色彩的表演，过去是男人的专利，如今女人也

参加了进来；过年时，过去不仅杀猪宰羊，过年的饭菜从大年三十夜吃到十五，而且贴“门神”避邪，送

“春牛”祝福，如今虽还杀猪宰羊打糍粑庆贺，但大都节约从简，用“春联”代替了“门神”。节庆娱乐文

化由古朴自然向现代时尚迈进且相统一的文化自觉，加快了湘西人民追赶文明进步，实现现代化的

步伐。

３　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
文化自觉产生并作用于文化发展的实践是建立在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识上的，有“自知之明”；要

求是吸取世界先进文化的精髓，取长补短；目的是传承自身文化，并与其他文化共同发展，实现“天下大

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十分重视对湘西文化的保护、建设与发展，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民间文化

保护等一系列措施，使湘西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而文化自觉是一个漫长而艰

巨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不能以昨天代替今天，更不能用今天代替明天。那么，如何进一步实现湘西文

化的文化自觉，笔者认为路径有三。

３．１　主体自省———辩证认知湘西文化
湘西文化的主体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湘西各族人民。湘西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

创造和发展了湘西文化，取得了湘西文化发展的巨大成就。湘西文化发展成就辉煌，为世人所关注，是

湘西人民的骄傲。但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作为湘西文化主体的湘西各族人民还须对自身文化深刻地自

省，做到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湘西文化是谁创造的？形成的因素是哪些？发展的过程有何规

律？湘西文化的内涵怎样？特点何在？湘西文化能否传承下去？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这些都要湘

西各族人民通过自省来弄清楚。同时，还要以科学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湘西文化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既

不能以好遮丑，也不能因一丑而全盘否定好。这种对自身文化的自省，既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又是为

了文化的自强。

湘西文化历史积淀深厚，让世人感叹。据统计，湘西全州共有各类文物点６４７处、古建筑５９处、旧
石器时代遗址１５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７处［１４］２１６。既有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凤凰古城，又有驰

名中外的南方长城，溪州铜柱和正在“申遗”的老司城；特别是龙山里耶的秦简和战国古城遗址，被称为

“惊世大发现”，与陕西的兵马俑齐名。还有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遗址至今保存完好。这些，是湘西文化的优点，应该保持，发扬光大。然而，湘西文

化是以少数民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传承和发展下来的，难以避免地存在旧时代的烙印。又由

于湘西社会发育程度和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科学教育文化落后，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认知，因此湘西

文化中重巫信鬼的迷信思想才流传至今。对待湘西文化中的糟粕，不但要加以批判，而且应该摈弃。此

外，湘西文化虽然深深地植根于土家族、苗族的民族土壤之中，但仍受到汉民族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

和浸染，且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融合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湘西文化的创造，是湘西地区诸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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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智慧的结晶，也是湘西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１５］２７３对这些的认知和把握、发扬或抛弃，靠的就

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不可以一挥而就，也不能够一劳永逸。“全球条件下的文化自觉离不开理性的

文化认同态度、彻底的文化批判精神和科学的文化自觉方法。”［１６］据此，当代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

之一，应该是文化主体的自省，即作为湘西文化主体的湘西各族人民以批判的精神和态度对自身文化的

深刻反思和觉醒，分清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既充分肯定自身文化的优点，又不否认自身文化的缺点，辩

证地认知自身文化，在认准优点的基础上自信，在找准缺点的情况下自强，在湘西文化发展中充分发挥

出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

３．２　大胆创新———积极提升湘西文化
文化自觉要求在处理与外来不同文化的关系时，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和而不同”，相互

欣赏，相互学习，将自身的民族（或区域）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通过取长补短，大胆创新，实现

本土文化的转型，增强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因此，湘西文化的文化自觉路径，必然先是以“本土化”的观

点，充分肯定湘西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值得传承和发展下去，然后站在

“全球化”的高度，以“欣赏”的眼光和“学习”的态度看待湘西文化和外来的不同文化，进行分析比较，

取长补短，大胆创新，积极提升湘西文化的品质。

文化创新的目的是解决当前的文化实践问题，本质是突破旧的传统。就湘西文化而言，文化自觉的

创新是如何做到传承与发展的矛盾统一。对湘西文化的优秀传统，肯定的态度就是传承，但传承不是生

搬硬套，不能照着葫芦画瓢，必须融入时代的元素。把时代元素与历史传统相融合，实际上就是创新。

湘西文化的发展需要创新，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虽然这种创新是相对的，在今天看来是对传统的突

破，明天也许就会有人追随，后天可能就变成传统了。２００３年，著名旅美作曲家谭盾到凤凰古城指挥演
出他根据湘西少数民族音乐题材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地图———寻回消失的根籁》，就是对湘西文化的内

容和表现形式的一次大胆创新的范例。这种创新，不仅使苗族女歌手龙仙娥的“天籁之音”在谭盾的指

导下变得更加迷人，而且使湘西少数民族音乐与西方交响乐融合到了一起。这次演出，既完好地保存了

湘西少数民族音乐的原汁原味，又让湘西少数民族音乐在与西方交响乐的融合中得到了升华，真正地实

现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１］的文化自觉。

文化创新不等于文化创造，也不是创造新的文化。我们提出大胆创新，不是要全盘否定湘西文化，

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湘西文化，构建新型的湘西文化。湘西文化的创新，要借鉴其他文化，向其他文化

学习，取长补短。取长补短的桥梁是文化的交流。所以，湘西文化的创新要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

完成。“走出去”，即把湘西文化推向世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让世人进一步了解湘西文化。有人认

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湘西文化的民族特性很强，具有极强的推介价值，完全能走向世界。

“请进来”，就是请外界的文化人到湘西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引进外来不同文化，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

“请进来”的方式不仅是引进人才，也可以用“听、看”的办法间接进行，如购买书刊杂志、收听广播电视、

上互联网等等。无论是“走出去”看，还是“请进来”学，都要仔细地进行分析对比，取其所长，去其所短，

充分吸收，大胆创新自己的文化。唯其如此，才能提升湘西文化品质，增强湘西文化生命力，把湘西文化

真正地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３．３　客观扶持———大力发展湘西文化
虽说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自我创建，是一种主观内在的精神力量，但也离不开自

然环境和现实条件等客观因素的作用。用哲学的观点分析，文化自觉与自然环境、现实条件等方面的关

系就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就文化自觉的功利性而言，文化自觉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和过程。文

化自觉的目的是发展文化。既然目的是发展文化，那么，站在“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哲学立

场上说，客观上的扶持与帮助也是文化自觉的一条路径。从哲学的角度看问题，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

地区对所属文化在客观上给予扶持与帮助就属于文化自觉，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责任的担当。

文化自觉的客体本土性决定这种客观上的扶持与帮助，主要来自当地政府制定的文化发展政策与

措施，以及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行动［１７］。纵观湘西文化的发展过程，湘西文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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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取得让世人注目的巨大成就，除不断地进行文化自觉外，不乏客观上的扶持与帮助。历史上的统治

阶级不断地将汉民族迁入湘西，使湘西文化有了接触汉族文化的机会，实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这是

不自觉的扶持与帮助的结果。而对文化发展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必须是自觉的扶持与帮助，如政府出

资修复“边墙”（南方长城）和政府出面进行“老司城”申遗等等。当今情况下，客观上的扶持与帮助必

须做到三点：第一，文化发生地的当地政府要认真制定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政策，既积极

挖掘、抢救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创新。这是客观条件作用下

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第二，努力加大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保证开展文化建设活动的资金需求。这是

客观条件作用下实现文化自觉的物质保证。第三，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促进文化交流。这是

客观条件作用下实现文化自觉的基本条件。笔者相信，在上述三方面的客观作用下，湘西文化必将实现

其自身的文化自觉，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谈论文化自觉带给湘西文化发展进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等其他因素，原有的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湘西文化的形态和表现

形式正在逐步改变，甚至分化和消失。但这并不是坏事，恰恰是文化自觉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湘西文

化的部分改变而放弃文化自觉，这和不能因噎废食一样。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

提倡文化自觉，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提高湘西文化品质，实现湘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条件。

我们应以“自知之明”和“主动担当”的文化自觉态度，努力建设高品质的湘西文化，让湘西文化融入中

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之中，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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